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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仇高驰 书

■ 郭 敏

龙里有一个诗意的名字——云
从，与贵阳相距不远，让你见了，
便再也难忘。难忘她美丽富饶的良
田山川，难忘她多姿多彩的民俗文
化，难忘她热情淳朴的民风，更难
忘荷风中的歌唱，那是从心田流淌
出的芬芳，是满天瑰丽的希望和梦
想。

美丽的龙里水乡，荷塘、碧
水与山林在蓝天下相互辉映，汉
族、苗族和布依族相伴而居。顺
着新修的公路越往里走，两旁的
景色也越秀丽。行至山岭，只见
茂密的山林之上，高原特有的蓝
天白云是如此动人心魄，群山中
碧绿澄澈的水库，勾勒出绮丽温
婉的曲线。绿得深浅不一的针叶
树与阔叶林相互映衬，景色美得
让人窒息。听当地人说，曾经钓
上来过 30多斤的味美大鱼，那肉
有一掌厚。现在虽然难遇这野生
大鱼，但与水稻共生的稻田鱼，
成了家喻户晓的美味佳肴。

六月六晒龙袍，主人与太阳一
样热情，早已在寨门口迎接我们。
吹着芦笙载歌载舞的他们马上成为
手执长枪短炮的摄影家的焦点。我
的目光却被节日盛装所吸引，老乡
们晾晒的衣物，在高天远山映衬
下，如翻飞的彩旗。据说苗族在迁
徙过程中为了不忘祖先，将大印绣
在衣服背上，将长江黄河用不同的
颜色镶嵌在裙摆边沿。欢快悠扬的
芦笙曲中，靛蓝染的百褶裙抡圆
了，层层叠叠翻飞的裙裾，如荷叶
一样展开，激起了艳阳下的沸点，

也激起了我心中的浪花。她们左右
交替的舞步，不仅诉说着先民开疆
拓土的艰辛，也展示着今人迈向新
时代的步伐。唱着布依山歌的姑娘
们，歌声如清泉一样甘甜，她们粉
红和白色相间的上衣，与荷花一样
清丽动人。

暖暖的和风中，胖乎乎的蜜
蜂，围着花蕊尽情享受着丰美的甜
蜜。美丽的红蜻蜓却在碧绿的荷叶
上，认真端详筑梦的蓝图。碧玉般
的荷叶盛着水晶一样的露珠，荷茎
弯曲的倒影与浮萍组成妙趣横生的
迷人画卷。大自然给了劳动者最好
的美育和灵感。

平坡农民画是当地苗族把剪
纸、刺绣、蜡染等手法融合到画
中，将快乐的劳作、喜庆的节日、
热闹的婚恋和丰收的场景，以大胆
夸张的想象、绚丽的色彩和抽象的
画风，渲染出丰富多彩的世界。他
们还参加了“以美扶智——中国美
术馆脱贫攻坚美术作品展”，到北
京去展览呢。我正驻足观看墙上倡
导文明新风的宣传壁画，一位苗族
姑娘笑盈盈地指着花园洋房似的移
民新村说，去看看我的刺绣和蜡
染吧。来到宽敞的客厅里，她用线
将布钉在一起，压出褶皱，那五颜
六色的花布与藏青的手织土布，形
成了古朴瑰丽的图案。当抖开一条
新百褶裙时，仿佛孔雀开屏。穿着
沉重的衣服，戴着满身银饰，还要
扎着绑腿在炎炎烈日下表演，真是
辛苦。她说一条裙子能卖上千元，
满脸洋溢着喜悦。也正是辛苦的付
出，这富足带来的幸福才最真切和
值得珍惜！

云从

■ 姚启超

春日，窗外不时传来布谷鸟的
叫声，咯咕咯咕，咯咕咯咕……这
熟悉的声音，拨动着我的心弦！这
是县城居民小区极少听到的。而在
我的故乡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花
江镇北盘江花江峡谷，每当春种时
节，却总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

我喜欢布谷鸟。它又名杜鹃、
杜宇或子规，身体黑灰色，尾巴有
白色斑点，腹部有黑色横纹。不知
道为什么，布谷鸟会引起人们诸多
的 情 愫 和 感 怀 。 所 以 在 唐 诗 宋 词
里，也不乏描写布谷鸟的佳句：“碧
竿微露月玲珑，谢豹伤心独叫风。
高 处 已 应 闻 滴 血 ， 山 榴 一 夜 几 枝
红。”这首小诗写得多美啊，月色清
风，杜鹃啼血，一夜之间深山的石
榴花开了，火红欲燃，怎能不令人
陶醉呢？

窗外，那远了又近、近了又远
的布谷鸟的叫声让我的心又飞往故

乡。
家乡人祖祖辈辈都把布谷鸟敬

为神灵，每年，村里人非常在意第
一次听见布谷鸟的声音 。 父 辈 们
说，如果是在劳作过程中，听到第
一声，预示你一年四季勤劳努力，
会得到好收成，家庭会幸福美满。
如果在睡觉时，听到第一声叫，预
示你一年四季偷闲躲懒，家庭困难
重重。所以人们一到布谷鸟鸣叫的
季节，都要早睡早起，先听第一声
布谷鸟的叫声。那年月，我只要听
到一年一度的布谷鸟叫声，便与小
伙伴们欢呼雀跃：“要栽秧啦，可
以到河里捞鱼啦。”我们随着布谷
鸟的叫声去找野菜，上山打柴，去
放牛，在我们的世界里，布谷鸟的
叫声是一种快乐，一种寄托，它承
载着童年一段难忘的岁月。

故乡北盘江花江峡谷，布谷鸟
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鸟，鸟声清
脆响亮，就是在很远的地方也能听
到。

小时候，我喜欢在花江峡谷夏
日林荫下听鸟叫。当如火一般的太
阳把峡谷烤得冒烟儿，谁不想寻一
块清凉之地避开难熬的酷暑呢？于
是 ， 我 和 小 伙 伴 几 乎 天 天 钻 进 树
林 ， 陶 醉 于 百 鸟 欢 唱 。 树 上 的 鸟
儿，许多我是叫不上名来的，除了
枝 头 上 跳 来 跳 去 、 叽 叽 喳 喳 的 麻
雀，真正知其名熟其声的，也唯有
布谷鸟了。

年幼时曾想：要是捉住一只布
谷鸟，就能经常听到布谷鸟叫了。

夏日的晌午，阳光洒满小院。
院子里很静，我在院内用木棍支起
一个竹编筛子，木棍上拴了根长长
的绳子，筛子下撒了一把米，我隐
藏在屋内，手攥着绳子，等待布谷
鸟飞来啄米。两只贪吃的小麻雀飞
来偷食，我没理睬。终于盼来了一
只布谷鸟，只见它煽动着黑灰色的
翅膀飞落下来，钻到了筛下，一边
啄米，一边不时地抬头环视四周的
动静。“呼啦”一声，我拉动了绳

子，筛子罩住了布谷鸟，它扑扑棱
棱地振翅欲飞，却陷入“牢笼”而
不能逃脱。

“爹，快来看，我捉住了一只布
谷鸟。”我心里腾起一种异样的惊
喜。“好小子，听话，放了它。”父
亲走过来，抚摸着我的肩膀劝说。

“好不容易才捉住，为什么要放
飞？”“布谷鸟自由惯了，你若把它
关在鸟笼里，失去了自由，它会急
死哩。”“我天天喂它好吃的东西，
还不行吗？”“不行，要是把你关在
屋里，哪儿也不许去，你好受吗？”

我无言以对，只好放飞了布谷
鸟。眼瞧着，那只布谷鸟展翅飞上
了蓝天，叫声似乎带着几分余悸。

这几日，当窗外布谷声声，自
然勾起了我思乡的情绪。不论时光
怎 么 流 转 ， 我 对 布 谷 鸟 的 喜 爱 始
终如一，记忆中那些有布谷鸟相伴
的日子，是快乐时光，浸润心灵的
旋律，总在恬静时悠扬响起，那是
我心底深处永远的布谷声声。

布谷声声

■ 朱芝青

阅读是一种比较好的旅行，择
一 方 桌 ， 或 临 窗 或 倚 墙 ， 摊 开 书
页 ， 一 场 畅 快 的 阅 读 便 铺 展 开 来
……

开卷有益的典故来自宋太宗。
宋太宗非常重视读书，“日阅 《太平
御览》 三卷”，曾有人劝他不要太辛
苦，他回答：朕性喜读书，颇得其
趣，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古 人 其 实 非 常 重 视 读 书 的 内
容。“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
无以立。”后人一般认为，《诗》的教育
可以培养良好的性情，《礼》 的教育
可 以 养 成 端 庄 恭 敬 的 态 度 。《诗》
《礼》 之教，重在立德树人。

子 思 是 孔 子 的 孙 子 ， 后 称 述
圣。一个叫子上的人曾经向他请教
如何读书，子思回答说：“先人有训
焉，学必由圣……故夫子之教，必
始 于 诗 书 ， 终 于 礼 乐 ， 杂 说 不 与
焉，又何请？”“先人”是子思的爷
爷孔子。子思是说，他爷爷教学生，
一定是从诵读《诗》《书》开始，终于学
《礼》习《乐》，其他杂书不在教习之
列。可见，往圣昔贤教人读书，必从
经典开始。《诗》《书》《礼》《乐》
都是孔子亲自修订的“经典教材”。

经典就是有价值的书。读有价值的
书，自然是开卷有益。

传统文化典籍蕴含着丰富的智
慧，经世致用常被提及。《左传·襄
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
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
此之谓三不朽。”这“三不朽”，用
今天的话说，就是做人、做事、做
学问。

孔子在 《论语》 开篇就提出了
“学而时习之”的概念，就是学了就
要去践行，做到学以致用，而不是
教人“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
报君王”。在《论语·子路篇》，孔子就
谆谆告诫：“诵《诗》三百，授之以政，
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
奚以为？”也就是说，熟读 《诗经》
三 百 篇 ， 把 政 事 交 给 他 ， 却 做 不
好；让他当外交官，却不能从容应
对。即使读了很多书，又有什么用
呢？

古人说读《诗经》，不是让每个人
都要成为诗人。而是《诗经》本身就
是人情事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包含了春秋以前的文化思想，是通才
之学，“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
得失。”如果“诵 《诗》 三百”却干不
成事，那就是没有读通，变成了书
呆子，这恰恰是孔子反对的。

也说读书

■ 段向东

都坪在镇远城北 50公里，为镇
远 最 好 古 树 茶 产 区 。 对 于 爱 茶 之
人，寻好茶的诱惑令人欲罢不能，
2021年秋，茶友相邀，到都坪天印
去探访古茶山，欣然同行。

秋日下午，天高云淡，从羊场
高速下站，通都坪的公路沿着巍峨
的峨山山脉一直蜿蜒盘旋向下，车
辆每到拐弯处，高深险峻的山谷便
让心沉一下，龙江河如隐龙潜行，
从远处峡谷奔来。相较于春天之明
媚娇艳，夏日之茂密浓深，秋更像
绘画大师，把沿途山景点缀得色彩
斑斓，令人心旷神怡。友人笑道：
古人最会作弄人，都坪那里平吗！
约 30分钟车程，便到了天印村，数
十多座峨山支脉，众星捧月般拱卫
着这片狭窄的河谷坝区，流水潺潺
不舍昼夜，曲折坚定向东。天甘洌
如 同 巨 大 心 脏 ， 河 水 是 汩 汩 的 血
液，心脏磅礴有力地搏动着，让这
神奇之地生机盎然！

车越过龙江河的通村公路桥，
穿行一条盘旋的“鸟径”，爬向险峻
的金顶山北段山脊主峰，主峰有雷
鸣寺和将军屯，据说始建于明洪武
年间，金顶山主峰三面悬崖峭壁，
雷 鸣 寺 、 将 军 屯 已 毁 于 战 火 或 火
灾，现残存三道藤蔓掩盖的古山门
和残缺石墙。20世纪 80年代，本地
群众在雷鸣寺旧址上复建 40多平方
米建筑，远不及鼎盛时的雷鸣寺。
雷鸣寺残碑记载：“……此境空中盘
旋……山峰耸入云霄，四周悬崖，
一条独路盘旋而上……真是山清水
秀……”山色无时不可人，叹惜僧
寺无觅处！

历经战火、毁林开荒，山顶古

茶树已不多见，有些许遗憾。山顶
平缓之处，新辟有茶园，系近年实
施的扶贫项目，茶苗长势很好，孕
育新的希望。从雷鸣寺处鸟瞰数公
里之外的天印村、龙江河，夕阳斜
照 下 村 寨 农 家 ， 一 条 条 的 通 组 公
路，都披上了一层金色光芒，龙江
河沉稳宁静，温柔的秋风下，枝叶
飘忽，炊烟随风灵动，鸡犬与汽车
鸣笛之声，缥缈般若隐若现，好一
幅壮丽的新农村美丽画卷！

茶友笑着说：别急，看古茶树
有好地方的……话戛然而止，哼，
这家伙故作神秘。金顶山下来，沿
龙江河支流溯溪而上，涓涓细流，
清澈见底，车从沟边通组公路向杨
柳塘坡而爬去，山路回转曲折，山
势如“青梯万级”，车行一会便到
了杨柳塘和猫石岩核心产区，这里
海拔千余米，四季为云雾笼罩，茶
园蓊郁，山中散落许多老茶树，虽
秋风肃杀，但仍亭亭玉立，深黛墨
绿。

古茶树有灵气，夕阳笼罩的猫
石岩，寻见一株三四十厘米粗的古
茶树，墨绿的叶，透出沧桑、成熟
和大气，枝干虬曲苍劲，缠满了苔
藓，斑斑点点，如岁月之皱纹，抚
摸它，仿佛向一位智慧老者敬仰，
读懂它的辉煌和悲怆！至少也有近
千年了吧！不远处有一股清泉，饮
之 甘 洌 ， 是 本 地 公 认 最 好 的 扁 砂
水，茶友们啧啧称奇。

茶友说，都坪古茶树群落最为
集中，百年以上能称为古茶树的估
计有上万株，其中四五百年比比皆
是，千年以上的也有数十株。山头
斜照，空气微冷，尽兴而返。茶友
在杨柳塘有熟识做茶的洪姓朋友，
我们寻去讨茶喝。那是一座三开间

的农村传统木屋，年头久了，太阳
能路灯照射下，多年用桐油刷拭的
木板壁乌黑油亮。老洪五十出头，
黝黑的脸上透出山里人的朴实、干
练，他家世代做茶，每年做出的手
工茶有上千斤之多。他热情地迎我
们进了主屋边的偏房，围着火坑坐
下，这便是农村生火煮饭之处，每
年腊月，杀年猪，家家在火炕架子
上 熏 制 腌 肉 ， 来 年 便 有 腌 肉 炒 蕨
菜、酸汤腌猪脚、腌肉豆腐笋……

老洪熟练地引燃火，添上麻栗
柴。我正疑惑怎么没有盖碗那些泡
茶的工具时？他已经将铁壶架在三
角鼎架上烧山泉水，并在柴火上边
煨上一个暗黑的土陶罐，那陶罐本
地常见，高约 15厘米，下圆有碗口
大，罐口收小，有 V形的出水嘴，长
期浸润吸收茶水，罐壁上茶垢层厚
重，透出自然的光泽包浆。我惊讶
地问道：这是个老物件？老洪笑着
说 ： 传 家 宝 ， 爷 爷 那 辈 人 用 下 来
的！老洪不急于投茶，而是把空陶
罐一面煨热，然后用火钳夹住煨另
一面，反复一会，直到陶罐烫手，
才投入 10 余克碧绿春茶，晃动罐
体，茶与罐体撞击，从沉闷到清脆
有声，清香夹杂着焦香，徐徐飘进
众人鼻腔，此时老洪才不慌不忙地
从铁壶中滔出一瓢沸水，直倾入罐
中，只听嗞一声，茶香四溢，待茶
溢出青白泡沫时，老洪用瓷杯挨排
斟上半杯黄绿色的茶汤。

烤茶原来是通过温度，除去茶
放置吸附的潮湿气和增味提香。茶
汤入口回旋激荡，苦涩凛冽与香甜
完美融合，浸漫舌尖齿缝，仿佛多
一分则苦，少一分则淡，一股暖意
从胃里升腾，温煦的火塘，主人质
朴的笑脸，和谐得令人沉醉。茶倒

是喝舒服了，肚子却不争气地鸣叫
起来。望着秋日里火炕上空空如也
的架子，想着腌肉的美味，我只能
暗暗地咽下口水。老洪看在眼里，
微微一笑说：各位贵客来晚了，农
村没有什么待客的，鸡还在山背后
茶林刨食，鸭还在梯田处啜食，只
能吃点老存货了。

本地农村谷仓，为方形木质结
构仓屋，一般在正房侧面，面积约
8 平 方 米 左 右 ， 能 储 存 谷 子 近 万
斤，仓顶盖小青瓦，为防潮，仓底
高于地面 60 厘米。老洪取下一字
号谷仓板，垫起半个身子探进谷仓
内，扒拉半天，从仓里刨出用稻草
捆扎的条形物，除去稻草，一块用
棉纸包裹的老腌肉露了出来。谷子
和棉纸有吸潮性，在谷仓中保存腌
肉经年不霉变！而稻草和棉纸也能
防止腌肉渗油，影响谷子品质，这
是农村多年积累的生活经验。老洪
说道：我这腌肉与众不同，是用修
剪的茶树枝和麻栗木熏制，有茶树
香呢！闻着手里混有谷香和茶树香
的腌肉，我味蕾躁动，清口水不争
气地流出嘴角！煮熟的腌肉美味，
肥 肉 已 呈 半 透 明 状 ， 瘦 肉 呈 琥 珀
色 ， 加 上 农 家 的 蔬 菜 ， 香 甜 的 米
酒，主人的盛情，让我们醉在了秋
日茶山！

天印之行，心里始终萦绕个问
题，天印为何产好茶？直到喝了泉
水煮的茶，才豁然省悟，茶遵循五
行之规律，好茶之地必定有好土好
水，天印的土壤正是 《茶经》 中记
载，种植茶树最好的砾石地，本地
称为火砺石，茶树根系粗壮，而当
地泉水是扁砂水，优越地理环境，
加之四季云雾缭绕，才塑造如此优
质的佳茗。

寻茶天印

■ 陈永忠

许多天前，我们约过，等一场
雨，同去古镇，品味雨中的诗意。
那 时 ， 天 高 云 淡 ， 秋 老 虎 还 在 发
威，根本看不出要落雨的样子。

一觉醒来，掀开窗，雨声立即
挤了进来。是不是秋雨也是“随风
潜入夜”的？雨，真的落下来了。
湿润，氤氲着一丝凉意。

我们要去听雨的古镇，已经出
现在眼前。它还是那个样子，不悲
不喜，独立寒秋，超然于世。下司
古镇，外形袖珍玲珑，内心精致。
灰墙翘檐黑瓦，幽巷古街回廊。每
一处细节都浸润着古典园林的气息。

水是生命之源，有水的地方才
有灵性。清水江这条黔东南最大的
河流，远道而来。到了这里，徘徊
不前，一改它野性粗犷的性情，变
得温婉柔媚起来。于是，眼前的画
面就成了：一湾碧水望江楼，烟波
浩渺荡扁舟。

古镇的魅力，在于它跟我们有
着一段回不去的距离。每一块砖瓦
都是书写在现实当中的历史。后人
嗅到的是时光老去的气息。意念中
的 古 镇 ， 应 该 是 这 样 一 种 诗 情 画
意：灯火阑珊处，卧看月明时。却
很 少 会 去 想 ， 雨 雾 蒙 蒙 ， 凉 意 袭
人，又是怎样一种感觉。踏上桥头
那块青石，雨意更稠了。风雨桥古

色 生 香 ， 迎 我 一 身 风 雨 。 恍 惚 之
间，疑是身处江南。花街旧痕，玉
溜的是包浆裹住的时光。一双脚，
又一双脚，从这里走过，前面花明
柳暗，身后便是流走的岁月。拍遍
栏 杆 ， 檐 下 雨 帘 密 织 ， 江 面 ， 远
山，烟雨朦胧。

通向古镇的那条老街，空无一
人。两边店铺，门可罗雀。仿佛一
场秋雨，按停了所有浮躁，雨声才
是古镇的主角。我举起镜头，画面
里，友人着绵麻红衣，裙摆飘如白
絮，撑一把油纸伞从雨巷走来。那
一刻，恍若穿越时空长廊，不知身
在何处。

转了一个拐角，碰面的是一幢
老屋。木门深锁，槛外几杆瘦竹横
斜。风摇落雨水，打在竹叶上，如
珠断线，凌乱地溅在石阶上，开成
跳动的水花，青光熠熠。这时，若
有人披一身风雨，叩响门环，门会
不会吱呀一声洞开？

雨滴敲打着伞面，在头上沙沙
地响，神智有些恍惚。低头愣了一
下，感觉好像出戏了。再次抬起头
来 时 ， 眼 前 出 现 一 个 宽 阔 的 石 坝
子，对面有个戏台，人去台空。人
生如戏，戏如人生，可以想见，曾
经有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湮没在风
雨 中 。 台 子 下 面 ， 几 个 画 画 的 学
生，蹲在墙根，画板上描几笔，雨
中阁楼的影子就从纸背走来了。还

有撑纸伞的人，也许会成画上的风
景。

莲心桥的名字是谁起的，亏他
想 得 出 。 不 过 ， 寓 意 却 是 很 美 好
的。单从字面上看，就知道这是一
座浪漫的桥，是为相爱的人架设的
桥。桥身造型纤巧，如一片莲花浮
在 水 上 ， 真 担 心 它 承 载 不 住 爱 的
重量。

许多美好的景致，远观更有韵
味。宁愿伫立桥畔，看它倒映水中的
样子。然而，还是忍不住拾级而上。
凭栏听雨是另一种曼妙的感觉。下
得桥来，友人撑伞站在桥下，桥孔如
一 个 古 典 的 画 框 ， 将 她 框 在 雨 雾
中。有雨的巷子，格外幽静。青石
板，被清洗得一尘不染。站在巷子
口，无数亮点在幽暗处跃动。

走在雨中，享受雨声包裹，容
易让人产生幻觉，那些听来的故事
就会乘虚而入，与现实产生某种联
系，或者重合——据说，在那个远
去的时代，水路是古镇连接苗岭内
外的重要通道。汉文化通过商船输
入，留下我们今天看到的遗迹。徽
派 建 筑 出 现 在 苗 侗 腹 地 ， 与 吊 脚
楼、鼓楼共生共存，巧妙地融为一
体，造就了古镇多元文化互补的奇
观。也有人说，当年流放贵州的王阳
明，龙场悟道成功，受人爱戴，人们在
下司建了阳明书院，请他讲学。如果
真是那样，眼前的书院，那位眉骨略

凸 ， 长 须 飘 飘 的 学 者 仿 佛 刚 刚 离
座，房梁上还余音缭绕。

天色渐渐暗下来，雨仍然没有
停住的意思。整个镇子里好像只有
我们俩跟雨水混在一起。人们也许
蜷缩在自己的小屋内，散漫品茶，
一曲 《禅茶一味》，琴箫婉转，茶香
袅袅。偶尔抬眼，一窗朦胧，一窗
雨 声 。 抑 或 咂 一 口 米 酒 ， 脸 色 微
红，桌上的酸汤冒着热气，用筷子
翻一下，夹一块送到嘴里，说这酸
汤鱼真嫩。另一个说，那是自然，
稻花鱼嘛。彼此碰一下杯，仰脖干
了。感叹，这入秋的第一场雨，下
得真过瘾……

你 还 愣 着 干 什 么 ？ 快 帮 我 拍
呀。我怎么走神了？友人站在一片
伞下，让我按快门。那些油纸伞，
红红绿绿，一只挨着一只，朝天挂
着。伞阵绵延，如一片彩云铺在巷
子上空。细雨密集地打在上面，发
出的声音格外立体，有阵势，沙沙
沙沙……

江边的码头，牌坊静穆，如同
一位久经风雨的老人，守望或目送
一江舟船来来去去。而此刻，除了
几 只 游 船 横 在 江 岸 ， 只 剩 江 水 茫
茫，笼在烟雨中。沿江栈道，从脚
下伸向远处。友人举着伞走过去，
凭栏远望。画面里就有了古典味道
——不管是送别还是守望，漫江的
雨雾无疑浇稠了诗画里的情绪。

古镇听雨


